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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导弹部队就要迎来50周年诞辰了。

在这些日子里，我时常想起开创导弹部队文

艺事业的前辈们。他们都是在烽火年代走入我军

的文艺队伍，一个个才华横溢，满怀激情，但他们

却在导弹部队的文艺处女地上默默耕耘，甘做一

个乐于奉献的园丁。蓝曼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40年前5月的最后

一天。当时我是导弹发射营水平测试连的一个副

排长，从滇南的山沟辗转万里，来到刚刚搬入人

民大学东门马蹄楼办公的导弹部队政治机关，参

加庆祝建军50周年的筹备工作。办公室里还没

来得及整理而略显凌乱，门厅和走廊墙壁上张贴

的大字报在风中不时发出哗哗的响声，这就是我

到机关的第一印象，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导弹部

队最高机关的那种神秘和气派。

蓝曼同志时任宣传部分管文化的副部长，在

他那间狭窄的也就10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与

我作了第一次正式谈话。他说看了我写的一篇评

论导弹部队诗集《春风万里》的文章还不错，又从

其他政工刊物上看了我写的稿子，觉得有一定机

关工作的基础，决定调我来文艺科帮忙。文艺科

的李科长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

是部队文化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具体工作由他安

排。经请示政治部领导，借调人员不参加机关的

“运动”，他嘱咐我要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最

后特别强调，“你刚从基层来，工作不熟悉就边学

边干，拿不准的更要多学多问，机关的情况可不

比基层呀。”

就这样，我一个还不满24岁的年轻人，开始

了自己在大机关的漫长人生，从此称呼蓝曼同志

为蓝部长，他也成为我走上文化岗位的引路人。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开始意识到蓝部长的

谈话是多么重要。春夏之交，所谓“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运动升温，导弹部队有几位文化干部为悼

念周总理到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机关有一些人

借追责把矛头指向了政治部主要领导，贴出了不

少“炮轰”的大字报。部里个别同志还找到我，夸

我年轻有朝气，要有闯劲，要站到“运动”前列，不

能总忙于事务。我以刚来不了解情况为由，作了

委婉也算明确的表态。过了几天，记得是晚饭后

碰见了留在机关加班而未回家的蓝部长，他主动

问起我这段工作的感受，我就把有人动员我写大

字报的事情告诉了他。蓝部长点了点头，肯定了

我的答复，接着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当得知我的

父亲也曾是一个老兵，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

时，才接着刚才的话题对我说，咱们政治部的刘

主任也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多厚道的一个人

呀！我说是，前两天在楼里见到了首长，他说怎么

不认识这个年轻人，旁边的同志赶忙作了介绍，

他还主动给我握手，说机关今后要多充实一些熟

悉基层的年轻同志。蓝部长边听边点着头，还是

用他那种平缓的语气对我说，机关情况复杂，多

干活儿，少说话，与“运动”有关的事不掺和，把握

不住的事就不做，像写大字报这种事，不能有半

点儿马虎。

那个夜晚，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在远离

老部队首长和战友，来到这个陌生而复杂的环境

中，听了蓝部长的一席话，我感到非常亲切，他的

真诚更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他身上那种正直和

忠厚，顿时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好像有了一种

依靠。以后每当遇到工作中的难题和思想上的困

惑，我都会去请教蓝部长，他也总是耐心细致地

帮我解疑释惑。慢慢地，我从同事们那里了解到，

蓝部长来自冀中平原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抗战

全面爆发后投身革命到了延安。先在林伯渠当校

长的行政学院就读，入党后转入抗大学习。党中

央从西北、东北两个作战方向与苏军协作的战略

出发，决定在抗大组建俄文大队，蓝部长是第一

批选拔调入的学员。随着规模扩大，该大队改为

军事学院俄文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正式更

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下设俄文、英文两个系。从

那时起，蓝部长开始学习俄语，为他日后成为俄

苏文学的翻译家奠定了基础。

1976年的夏天，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压抑的

季节。蓝部长经常在午饭后叫上我去校园里散步，

我能感觉出他当时苦闷的心情，也能悟出他总是

叫我散步是为了避嫌机关的派性。有一次我们聊

起了诗，我说听创作组的人讲，你在延安就开始写

诗了。此时蓝部长的眼睛里突然有一种平时很少

见的亮泽，兴奋地对我说起初到延安，经过行政学

院同学云扬，他认识了作家石光，后来又结识了方

纪和严辰，不但从他们那里借阅了很多文学书籍，

还从他们的作品和言谈中受到启迪，也正是在他

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说到

这里，蓝部长竟然背诵起来，“我走近了杨家岭，禁

不住喊一声母亲！我从苦难中逃来，我从屈辱下走

来，母亲呵母亲！收下我吧收下我，一肚子苦水满

腔悲愤，一身寒冷两串泪痕……”那天蓝部长给我

讲了很多延安的往事，对他自己革命人生和艺术

人生的摇篮充满了深情。

不久，唐山地震，波及北京。那时我还住在西

四的缸瓦寺招待所。7月28日清晨，天色灰蒙蒙

的下着小雨，我在余震中匆匆赶往机关。部领导

和科长们差不多都到了，临近中午，蓝部长把我

叫到他的办公室，神色凝重地说，政治部刚开完

会，机关要立即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前

往我们在唐山的部队指导抗震救灾，经我提议并

得到部长和其他领导同意，拟抽调你去唐山。主

要考虑是，你在云南经受过抗震训练，来机关这

段时间表现很好。你还未成家，而部里的老同志

多，家都在北京，照顾老人孩子的负担很重。因为

你还是借调人员，也不必勉强，这算是征求你的

意见。我未加思索就作了肯定的回答，我愿意去

唐山。蓝部长先是点了点头，然后从椅子上站了

起来，用手拍拍我的肩膀才对我说，你有这个态

度很好！让你去唐山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也是对

你的考验。过后我才知道，二炮首长有指示，鉴于

地震和机关的实际，凡从京外借调的人员一律回

原单位，何时再到机关视情而定。因我到灾区执

行任务，作为特殊情况留下而未回云南。第二天

早上，仍是阴天下着小雨。机关统一组织搭建地

震棚，宣传部多数人家都在南礼士路，就留在那

边没有过来。但没想到，蓝部长冒雨赶了过来，他

知道我上午就要出发，行前又找到我叮嘱一番，

并把一个军用挎包递给我，说是阿姨为我烙了几

张饼备作路上的干粮。车轮缓缓启动，我一只手

攥住那包干粮，另一只手伸出窗外与蓝部长告

别，此时突然想起7年前寒冬腊月的那个早上，

我和姐姐上山下乡离家的时候，妈妈一夜未眠给

我们烙饼准备干粮……冰凉的雨水洒在我的脸

上，我忍不住落下两行热泪。

在唐山，一去就是一个多月。我在那里度过

了自己24岁的生日。我有一种感觉，在这片废墟

上，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我仿佛成熟了许多，灾区

是用苦难洗涤人们灵魂的圣地，也是我受教育锻

炼的课堂。我给党小组写了一封汇报思想的信，

可能流露出了一些想回北京的情绪，不久就接到

蓝部长打来的电话，说他对我思想上取得的收获

感到高兴，并嘱咐我不要着急回来，要坚守在抗

震救灾一线。也是后来我才了解到，当时北京的

政治形势并没有因为自然灾害而有任何改变，机

关的“运动”也不消停，蓝部长是希望我继续留在

灾区避开政治上的风险，这是对我最大的关心爱

护。但没过几天，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部里

通知我赶回来参加在大会堂的吊唁和天安门广

场的追悼大会。

就这样，我结束了在地震灾区的任务回到机

关。转眼就是10月，传来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

讯。蓝部长迅速召集文化口统一思想认识，按照

中央的部署组织二炮直属文化单位揭批“四人

帮”破坏军队文艺工作的罪行，同时指导文工团

抓紧创作一批新节目，参加驻京部队庆祝粉碎

“四人帮”的联合演出。那段时间，蓝部长好像变

了一个人，以极振奋的精神状态不知疲倦地工

作，带领我们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受到广泛好评，

二炮陈鹤桥政委专门到演出现场北京展览馆看

望文工团，称赞我们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战役

中打了一个漂亮仗。

冬去春来，总政治部决定召开全军文艺创作

座谈会。蓝部长以导弹部队文化部门领导和军旅

诗人的双重身份参加会议。开会地点在王府井北

口的华侨大厦。蓝部长要我每天晚饭后都到他那

儿去，好把会议精神及时带给机关。一天晚上，会

议放映电影《战争与和平》，蓝部长特意要我留下

来和他一起看电影。这是美国版的《战争与和

平》，男女主角分别由方达和赫本饰演。刚刚结束

十年浩劫，能看到这样一部世界经典影片，蓝部

长显得比我还要兴奋。看完电影后，他对我说，总

的感觉不如苏联拍的好，接着就给我分析比较

美、苏两个版本的艺术特点，由此谈起他在1965

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的情景，与小说《茹尔

汉一家》的作者柯切托夫、长篇叙事诗《十二个》

的作者布洛克和军旅诗人苏尔科夫会见交流，还

到诗人叶赛宁纪念馆和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故居

参观。他对俄苏文学如数家珍，表现出的不仅是

浓厚兴趣，而是一种热爱崇敬的感情，让我有一

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说话间，已近午夜，我说该回

去了。蓝部长看了看表，带有一点自责的口吻说，

都怪我忘了时间，末班车都收了，你就睡这儿吧，

正好两张床，等天亮再回去。我当然求之不得，心

里暗自高兴。我们都躺在床上了，他又给我讲起

在延安蓝家坪第一次借阅马雅可夫斯基诗集的

激情和后来与狼遭遇的传奇，还给我讲起新中国

成立初期翻译出版他的第一部译作伊萨科夫斯

基诗集《和平颂》。整个晚上，蓝部长谈兴甚浓毫

无睡意。直到说起《和平颂》这本书时，他突然沉

默了下来，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没有再往

下说了。我当时因为早已困得不行了，并没有太

多的在意，而是过了好久才了解到那是他心上一

道不能触碰的伤疤。

入夏，我随蓝部长经武汉去重庆出差。逆水

行舟，他兴致甚浓，等过了三峡，心情更好，竟独

自在舱室念起李白的诗来。我便趁机向他询问有

关《和平颂》的往事，蓝部长没有回避，把这件事

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那是在1950年，蓝部长时

任装甲兵战车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他从师长曾

克林的司机那里得到了一本伊萨科夫斯基的诗

集，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并把一首题为《母亲》的

短诗翻译成中文在《天津日报》副刊发表，受到读

者好评，尤其是得到天津一些诗人作家的鼓励，

促使蓝部长下决心翻译伊萨科夫斯基的诗集。但

后来出版极不顺利，天津文联的秘书长、诗人芦

甸闻讯，便主动登门索要诗稿，说拿去给老作家

阿英看看。很快，阿英便约芦甸带上译者一道去

家里面谈，肯定这部译稿对原诗的理解把握是准

确的，语言文字既保持了原有的风格，也朴素精

练，打算介绍给上海晨光书店出版，为此征求译

者的意见。尽管后来因为这家书店停业整顿，诗

稿出版再次搁浅，但蓝部长回想起当年阿英对一

个文学青年的提携仍充满感激之情。此时芦甸却

不甘心，又把退稿托诗人阿垅再次推荐，终于在

195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蓝部长忆起当

年，一往情深，“芦甸、阿垅都是我在天津结识的

朋友，他们重情重义令我一生难忘。”说到这里，

蓝部长的眼睛有些湿润了，连连说，他们这一生

很坎坷，很不幸啊！终于忍痛向我揭开了他不愿

触碰的那道伤痕。1955年春，蓝部长调到总政文

化部担任《解放军战士》杂志编辑组组长。到下半

年，一场针对胡风的运动开始了，因为芦甸、阿垅

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成员被捕入狱，蓝部长为此

受到牵连。在京郊莲花池荒凉洼地上两排低矮的

老房子里，参加了整整一年的“学习班”。同班“学

员”还有公刘、白桦、魏钢焰、杜鹏程、黄宗江、沈

默君、彭荆风等20多人。蓝部长说，因我在延安

整风时曾有过被“抢救”的经历，这次再被审查已

有心理承受能力，最后的结论是有温情主义、斗

争性不强，导致上当受骗。重返岗位不久，蓝部长

又调《解放军文艺》担任散文诗歌组组长，这一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时有的战友对他感到惋

惜，并说他不该搞什么创作和翻译，职务级别没

搞上去，还差点儿搞成反革命。蓝部长说，人这一

辈子，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完全取决于个人。

战友们担任这样那样的官职，那是命运对他们的

安排，我为他们高兴。但对我并不一定合适，我觉

得文学事业才是我应有的位置。

的确，蓝部长对功名利禄是淡漠的，他心里

只有深爱着的文学事业。总政文化部的领导了解

蓝曼，给了他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和更方便了解全

军部队的平台。蓝部长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直

到1965年调公安部队任文化部副部长。他说，这

9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最充实和收获最大的9

年，也可以说是最宝贵的“诗的季节”。他的第一

本诗集《老梢公》和第二部翻译诗集《苏尔科夫诗

选》相继出版，随后又从东海舟山到南海五指山

深入生活，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绿野短笛》。再从

雪域高原到白山黑水，接连出版两本新诗《海阔

山高》《青龙湾》，同时翻译出版了《马尔夏克诗

选》《军官随笔》《祖国之歌》。蓝部长说他什么时

候想起这段经历，都会在心里有一种成就感和幸

福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春风，

催生了文艺的复苏。蓝部长和创作组组长、画家

华克雄，再加上我，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到滇南我

的老部队做了一次工作调研与深入生活兼顾的

“蹲点”，吃住在连队，不要机关陪。初夏时节，夜

幕落下，山里就会有一种小花开放，月光洒在白

色的花瓣上，反射出一片光莹，成为一道独特的

景观。每当这时，蓝部长就要叫上我们从屋里出

来，搬几把椅子坐在月光下聊天。当时说得最多

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认识作家与生活的关系。

他说，在我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真正描写自己

亲身经历的作品并不多，也就是那部长诗《坦克

奔驰》和一些描写童年生活的作品，所占数目并

不大。这是因为一个作家仅靠自己那一点儿生活

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不断补充生活，增加阅

历，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学会使用间接的生

活来进行创作，如在阅读别人的作品中了解你所

不熟悉的生活，以此来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如我

的老朋友王愿坚，长征路上没有他的一个脚印，

他却写出了《党费》《七根火柴》等长征题材的名

篇隹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编辑《星火燎

原》征文时，从许多老红军的来稿中和自己对老

红军的访谈中，逐步加深了对长征的认识了解，

这算是一种“间接的生活”，再加上他原有的战争

体验，就能够很好的弥补自己未经过长征的不

足。总之，不要简单地、狭隘地和机械地对待生

活，自己亲历是生活，别人所为也是生活，关键在

于如何认识理解生活、如何表现反映生活，有些

你所看到的东西，可能表象与本质有很大差异，

能不能抓住本质是水平，会不会反映本质则需要

胆识，我写了大半辈子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没

有能完全解决好。蓝部长的那次滇南之行，是他

劫后逢生的第一次艺术之旅，对我这个文青来说

则是一次难忘的启蒙之旅。

回京以后，蓝部长要我将调研中了解到的基

层文化工作情况整理上报，并以他个人的名义提

出建议，针对部队业余文艺骨干青黄不接、创作

缺乏园地的突出问题，拟由宣传部办一个内部发

行、面向基层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很快，蓝部长的

建议得到上级批准同意，刊物名字定为《星火》，

寓意星球太空火箭，规格为32开100个页码，暂

定为季刊，由文艺科负责编印发行。经蓝部长提

议，文艺科把创办这个杂志的所有工作统统交我

一人承担，从下发通知征文到拆阅来稿，从每期

设计到编辑作品，从请人插图、送厂排版到印刷

校对、捆包下发，全过程“一条龙”，我成了名副其

实的杂志“主编”。在创刊号签发开印后，蓝部长

专门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我交谈如何当好一

个编辑。他用自己在坦克师创办《战车报》，在装

甲兵司令部创办技术刊物《坦克译文》，后又到

《人民装甲兵》杂志任总编辑的经历，特别是用他

在总政文化部编辑两个杂志的经验教训，对我进

行具体的传帮带，特别叮嘱作家诗人是以个人的

风格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编辑则不能以个人喜

好选取作品。一本好的文艺刊物应是多彩多姿的

园地，一个称职的编者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要

有奉献的大情怀，但也不完全是为他人作嫁衣，

因在编稿过程中也会受到感动和启发，还能提高

自己的鉴赏水平和使用文字的能力。他一生创作

翻译的几十部作品中，就有四分之一是在编辑工

作之余完成的，如果没有在编辑岗位上的锻炼陶

冶，也不会有现在创作上的收获。在蓝部长手把

手的帮助下，我的人生实现了重要转折，不仅是

从边疆来到首都，从基层来到机关，而是把我带

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走上了一条更适合也更有

益于我发展的路。

3年过后，蓝部长因年龄缘故从领导岗位退

下来，专职创作。虽然精力不如从前，但那长久离

别的诗兴又从远方徐徐归来。他同邹荻帆、周良

沛、丁力等诗人一道走进白山莽林，以《森林抒

情》为题的新诗集应运而生。正当蓝部长重返诗

坛，却不幸被病魔缠身。我去医院探望，他面部削

瘦却神情淡定，至今还能记得他当时说的那些

话。“在住院的这些日子，我常想，一个农家孩子

怎么就走上了写诗的道路呢？把过去写的那些东

西又拿出来翻了翻，看到一路上留下来的那些深

浅不一歪歪扭扭的脚印，连自己都觉得可笑，不

过幼稚也好，天真也罢，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留

给历史的印记，我这个人很知足。”

或许就如蓝部长所言，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作

品算不上什么珠玑之作，但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就像是丢失在田野里的麦穗，颗粒虽不甚饱满，

却蕴含着耕耘者的心血和对丰收年景的企望。它

们又像是遗落在堑壕边的弹壳儿，身上虽有点点

锈斑，却仍保留着当年战斗的姿态，并散发着淡

淡的火药味儿。

2002年，蓝部长默默地走了。

今天，在回顾导弹部队半个世纪艰辛历程的

时候，我把记忆深处与蓝部长的那些往事梳理呈

现出来，送给与他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但愿也

能唤起他们的回忆和怀念，以告慰这位被称作

“温情主义”的军旅诗人。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彭德怀元

帅》自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立刻在全

国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界好评。一部以彭

德怀一生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弘扬主旋律电

视剧，在当下电视剧制播的生态下，能够

被热播、热议乃至追剧是十分难得的。这

不仅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一

个重要收获，也有很多可贵的创作经验值得

我们探讨和总结。人史合一，实现人物性格

的突破，把写实放在第一位是这部电视剧的

重要收获。

人史合一，是这部剧鲜明的题材特征。

《彭德怀元帅》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战争

戏，它从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配合北伐名将

叶挺攻打武昌写起，一直写到彭德怀担任新

中国第一任国防部长结束，这其中既有观众

耳熟能详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故事，也

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抗美援朝战争，还有揭秘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整顿建设的内容，其涵盖

历史的时间之长，表现的史实之丰富，几乎

就是一部中国革命的战争史、一部人民军队

的发展史。

战争历来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中国

革命战争又是战争题材中最值得深入挖掘

表现的一部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

义等价值高度，战争与和平的哲学思考，生

死之间的人性深度等，都可以在战争文艺中

得到最极致的表达。《彭德怀元帅》的创作者

在讲述这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史时，没有被浩

如烟海的战例所淹没，没有中规中矩地讲述

每一个战役的来龙去脉，也没有采取戏说、

穿越、绿林草莽的叙事套路，拍成所谓的“雷

剧”、“神剧”，他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按照

电视剧的创作规律，以全新的视角剪裁史

料，塑造人物，让彭德怀在历史的风云中穿

行，真正做到了人史合一。特别是剧中表现

的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地再现了高层决策的

艰辛与艰难，以其大视野、大背景勾勒出这

场战争的恢弘与惨烈。对中国革命战争题材

影视创作而言，《彭德怀元帅》继承了既有的

宝贵经验，也开拓了新的艺术表达疆域。

这部作品的另一个亮点是人物性格的

突破。彭德怀从旧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家子

弟，成长为赫赫有名的共和国元帅，他的一

生充满传奇。在他身上，凝聚着一种极致的

品格，体现着一种东方的、民族的、党性的精

神内涵，也由此造就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电视剧中的彭德怀元帅，无论是日常生活中

的言谈举止、接人待物，还是战争中的谋略

攻守、运筹帷幄，无不体现出一位平民元帅

的正直率真与大智大勇。这些性格特征，与

其说是作者“塑造”出来的，不如说这就是彭

德怀元帅的“本色出演”。这种艺术真实与历

史真实的水乳交融，是传记题材电视剧创作

应该努力达到的一种境界。看了《彭德怀元

帅》这部剧，很能让人想起贝多芬的《命运交

响曲》和《英雄交响曲》。在电视剧中，彭德怀

元帅真情似火、嫉恶如仇的性格，无论是按

艺术规律还是生活规律推演，都可能带来人

生命运的开合起落。这几乎是历史上和经典

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共同宿命。这部作品

又一次印证了英雄们性格与命运的共性。在

中国人的英雄崇拜观中，“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几乎是一切大英雄都

必须经历的境遇。在炼狱中锻造过的灵魂，

才能最后被安放在英雄圣殿。

该剧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朴素的纪

实手法。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来说，

写实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中国革命历史本

身就是一部真实可信、有血有肉、威武雄壮、

气壮山河的“活剧”。因此，朴素是最接近历

史真实的艺术表现手法。《彭德怀元帅》正是

遵从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这一普

遍规律，因而才取得了真实、感人、可信的艺

术效果。

一部文艺作品，如果仅仅依靠故事的精

彩去吸引眼球，还不能算做成功。只有用思

想性激发深刻的思考，让观众在观看时感受

到剧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意义，从而温润心

灵、启迪心智，才算达到目的。《彭德怀元

帅》就是这样一部看了让人入脑入心，发

现心灵美、追求荣誉感的电视剧。剧中通

过彭德怀在白色恐怖中抛弃荣华富贵毅然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

信仰；通过彭德怀在最艰难的时刻临危受

命的情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担当；通过彭德

怀几次坦诚地做自我批评，告诉我们什么是

襟怀……让观众的灵魂在不知不觉中接受

洗礼，感受崇高。

综观当下电视剧市场，国产电视剧以每

年上万集的速度生产，但真正的精品不多，

像《彭德怀元帅》主创团队这样进行大胆探

索又投入艺术理想的作品更是难能可贵。我

们应当大力扶持、推广像《彭德怀元帅》这样

优秀的电视剧，引领创作往高的层面走，让

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好作

品占领电视剧市场。

千百年后，如果后世也沿用司马迁的手

法来重编中国革命史的话，《彭德怀元帅》这

部剧或可作为“列传”载入史册之中。

怀念我的老领导蓝曼
□张西南

《彭德怀元帅》的创作启示
□李京盛

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彭

德怀元帅》首次将彭德怀的一生经历搬上

荧屏，首播当日就获得全国上星频道电视

剧收视率第一名的骄人成绩，使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创作如何获得更多观众青睐的话

题成为舆论热点。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艺

术规律，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关键

就是写好人物。

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

一，同时也是共和国的元勋。他的个人经

历与党和军队的历史密切相关。在党和军

队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彭德怀

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的人生起伏给

人们留下太多的故事和思考。如何再现这

个在党和军队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才

能不辜负观众的期待，成为该剧创作的难

点。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不负众望。彭德

怀波澜壮阔的一生为剧作赋予了起伏跌宕

的艺术特点。人民军队从井冈山斗争开始

的诸多重大事件，都可以看到彭德怀的影

子。从一个侧面看，《彭德怀元帅》又是一

部形象化的军史。

重大历史题材，特别是写在党和军队

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作品，必须对史实

进行精准把握。该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数百人，所

写事件基本依照党和军队的发展过程。编导都严格

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使彭德怀刚

正不阿、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形象显得真实可信。除

了善于领兵打仗，在社会大众的印象中，彭德怀还有

一种仗义执言、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剧中井冈山

斗争时期共产国际有绝对权威和党内错误路线占上

风的时期是中央来信否定毛泽东建立巩固农村革命

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关键时候是彭德怀给中央写

信，要求纠正这种错误的路线。再比如，广昌保卫战

历时18天，红军损失惨重，李德非但不检讨自己的错

误，反而指责彭德怀短促突击出师不利，彭德怀忍无

可忍之下用“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话痛加驳斥。

彭德怀的精神还突出表现在他的大局意识。在

剧中，彭德怀率红五军来到井冈山，主动提

出将红五军整体编入红四军的建议。没有

这次在编制体例上的重大调整，面对蒋介

石铁壁合围的战术和优势兵力，红军就无

法形成整体战斗力，后来一系列的胜利可

能都是空谈。比如，面对敌军总指挥何键

亲率重兵围剿红军的危险局面，井冈山红

军决定将一部分兵力留守井冈山，另一部

分转移赣南作战。危难时刻，又是彭德怀

勇挑重担，自告奋勇率领少数部队坚守井

冈山，这种在危急关头赴汤蹈火的勇气和

胸怀，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闪耀着光辉。

再比如，当毛泽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时，又

是彭德怀临危受命，率师出征。从这些影

像故事中，我们可以形象而直观地感受到，

毛泽东笔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

军”的诗句正是对彭德怀伟大形象的高度

概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元帅》在

大事的叙述上重视历史真实，即使对一些

细枝末节，也重视其历史出处。比如，当彭

德怀率领红五军在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

会师时，临时搭建的一块讲台塌了一个

角。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但碍于“吉利不

吉利”的传统讲究，在老同志的回忆里鲜有提及，只有

李聚奎上将的回忆录里有所描述。创作者将这个细

节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给电视剧的历史叙述平添

了几分风趣和厚重。《彭德怀元帅》通过大量这样活生

生的故事，把观众带到了那个充满激情和理想情怀的

岁月。

总而言之，该剧完整地把彭德怀元帅的艺术形象

呈现在观众面前，无疑是当代精神文化建设领域的重

大事件。彭德怀一生坎坷，却始终忠于祖国、忠于党，

彰显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高洁的精神境界。该剧将

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还原为一个大写的人，让其以一

种令我们仰视、供我们学习，神圣而具有美感的形象

伫立于荧屏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中国电视剧生

态环境中的失衡现象。


